一、课程建设简介
本课程是编辑出版学专业“网络舆情模块”核心课程，是文传学院实施“专业打通、模块互选”之后编辑出版学面向文传学院所有专业设置的一个重要课程单元。本课程也是文化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新闻学、广告学等专业的选修模块课，是基于对“网络舆情人才培养”的设想所开设的一门基础课程。从社会应用层面来看，网络舆情已经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网络舆论危机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重大难题，市场对网络舆情专业人才的需求量非常大，且非常迫切，然而国内高校在“网络舆情”人才培养方面起步较晚，严重滞后于社会需求。在此背景下，及时开展《网络舆论学》课程的教学与学习，无论是对在校生的意识形态引导、思政建设还是对人才培养、地方服务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课程在2015级教学计划中最早开设，目前已经在2016、2017级学生中开展课程教学。据初步统计，目前国内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尚没有高校有专门开设《网络舆论学》课程，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都在新闻学、网路与新媒体等专业的硕士层次开设有相关课程，但这些高校的《网络舆论学》课程更多的倾向于网络舆论学理论的学习，而我校的《网络舆论学》课程更侧重于学生的网络评论实践，对学生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引领能力的培育有重要支撑作用。
我国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始于2005年,目前正处于一个相对热门的状态。对于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包括网络舆情的基础理论、外部性特征、管理与引导以及依托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建构监测、分析、研判、预警系统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基础理论研究较 为集中,这中间必然涉及网络舆情的概念分析。天津社科院 刘毅在其撰写的网络舆情研究概论一书中提到,网络舆情是由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中山大学周如俊、王天琪认为,网络舆情从书面上理解,就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热点问题所表现的有一定影响力、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的情况。南开大学徐晓日认为,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公众在互联网上公开表达的对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共同意见。华中科技大学纪红、马小洁认为,网络舆情就是指在网络空间内,围绕舆情因变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网民对执政者及其政治 取向所持有的态度。天津社科院王来华认为，舆情在其狭义上是指民众受中介性社会事项,刺激而产生的社会政治态度;而网络舆情,则主要指使用网络者或俗称“网民”的社会政治态度。
王来华教授对舆情概念的 研究是目前为止最早的成果,其实际应用情况也是最好的。王来华教授在概念的内涵上对舆情进行了狭义化界定,有 效地将舆情与舆论作出了科学合理的区分,舆情发展的当下状态也完全印证了这种区分的必要性。笔者完全认同王来华教授的观点,并在舆论与舆情的关系辨析！一文中对其科学性作了专门的论述。王来华教授没有像给舆情下定义那样专门明确地完整地给出网络舆情的定义,但意图是十分清晰的,即网络舆情是舆情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舆情前面加上网络这个限定词,必然是在网络这个空间里产生的舆情。鉴于此,其他学者的上述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对网络舆情空间的界定不够确切。在舆情定义中,我们已经明确了舆情空间的概念,那么在网络舆情的定义表述时不作特殊限定而简单套用,就不足以有效区分舆情和网络舆情。其次,客体指向不明确、不统一。王来华教授对舆情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将舆情狭义化理解的同时明确了舆情的客体,从而有效地将国家管理者在运行公权力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的中介性社会事项作为引发舆情的刺激源,这使得舆情更加清晰化了,与目前我们应对舆情的工作现状也是完全吻合的。当下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没有统一到这方面来,这就容易造成网络舆情的定义泛化,进而又混淆了网络舆论与网络舆情的关系。第三,对网络舆情的属性定位不清晰、不统一。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情绪、态度的总和,也有学者认定是共同意见。笔者认为,舆论学将舆论明确为集合化了的公众意见的定位是科学的,舆论学的百年发展历史也证明这一论断是正确的。那么作为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网络舆情也必然是一种集合化了的公众意见,而不是个人的意见和牢骚等。由此可见,王来华教授关于舆情是民众对国家管理者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定性是准确的,否则就会出现舆情脱离舆论的尴尬状态。
我们认为,网络舆情是指在一定的互联网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舆情主体的民众对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对网络舆情的概念厘定是有学术和实际应用的根据的。首先,网络舆情是舆情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在实际应用中,出现了舆情与网络舆情相割裂的混乱状态,主要表现在舆情概念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对网络舆情进行再定义,因此我们看不到舆情与网络舆情的同一性,这种混乱状态直接导致了网络舆情管理上的诸多弊端。事实上,网络舆情是从属于舆情的一个子概念,只不过在实际应用中网络舆情占据了舆情领域中的绝大部分空间,出讲舆情就是讲网络舆情的感性认识。其次,网络舆情在本质特征上并没有超越舆情的本质特征。从表达方式上看,网络舆情的丰富性特点使得人们对网络舆情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会从感性层面上带来一种错觉,那就是网络舆情的表现形式超越了传统舆情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新型的民众政治思想意识的表现形式,这就为舆情与网络舆情的人为割裂提供了依据。其实,网络舆情的本质就是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也必然是对具体的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反应。这都是舆情的本质特征之所在。第三,网络舆情与舆情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产生与传播的空间的不同。具体地讲,网络舆情产生与传播空间的特定性更明确,那就是互联网空间。综上所述,笔者根据一贯的认识水平与认识结果,将网络舆情的概念作了上述的厘定。如果单从文字与概念上看,这只是一种只有逻辑成分的厘定,而具有逻辑结构的研究成果会有多种结果,那么笔者的概念厘定并不能排除其他的研究成果,因此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概念厘定没有学术意义。但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而言,这种概念厘定可以廓清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不同认识,对网络舆情的实际应用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